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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一回

          吴 用智 赚 玉 麒麟

          张J顷夜 闹金 沙 渡

    话说这龙华寺僧人，说出三绝玉麒麟卢俊义名字与宋江，吴

用道：“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如探囊

取物，手到拈来，只是少一个细心大胆的伴当，和我同去。”说

犹未了，只见黑旋风李透高声叫道：“军师哥哥，小弟与你走一

遭。”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风放火，下风杀人，

打家劫舍，冲州撞府，合用着你。这是做细作的勾当，你性子

又不好，去不的。”李透道：“你们都道我生的丑，嫌我，不要

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极多，倘或被

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速叫道：“不妨。我定要去走一

遭。”吴用道：“你若依的我三件事，便带你去；若依不的，只

在寨中坐地。”李逮道：“莫说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吴用

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断了酒，回来你

却开；第二件，于路上做道童打扮，随着我，我但叫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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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拗；第三件最难，你从明日为始，并不要说话，只做哑子一

般：依的这三件，便带你去。”李速道：“不吃酒，做道童，却

依得；闭着这个嘴不说话，却是憋杀我！”吴用道．“你若开口，

便惹出事来。”李逮道：“也容易，我只口里衔着一文铜钱便了！”

宋江道：“兄弟，你坚执要去，若有疏失，休要怨我。”李逮道：

“不妨，不妨。我这两把板斧拿了去，少也砍他娘千百个鸟头才

罢。”众头领都笑，哪里劝的住。当日忠义堂上做筵席送路。至

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逆打

扮做道童，挑担下山。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再三分

付吴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遴有失。吴用、李逛别了众人下山，宋

江等回寨。

    且说吴用、李速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天

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于路上，吴用被李逢惬的苦。行

了几日，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当晚李逮去厨下做饭，一

拳打的店小二吐血。小二哥来房里告诉昊用道：“你家哑道童武

狠：小人烧火迟了些，就打的小人吐血。”吴用慌忙与他陪话，

把十数贯钱与他将息，自埋怨李遥，不在话下。过了一夜，次

日天明，起来安排些饭食吃了。昊用唤李迪入房中分付道．“你

这厮苦死要来，一路上惬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耍处，你休

送了我的性命。”李逮道：“不敢不敢。”吴用道：“我再和你打

个暗号：若是我把头来摇时，你便不可动弹。”李速应承了。

    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昊用戴一顶乌M纱抹眉头巾，穿一

领皂沿边白绢道服，系一条杂彩吕公绦，着一双方头青布履，手

里拿一副赛黄金熟铜铃柞。李建俄几根蓬松黄发，缩两枚浑骨

丫髻，黑虎躯，穿一领粗布短褐袍，飞熊腰，勒一条杂色短须

绦，穿一双蹬山透土靴，担一条过头木拐棒，挑着个纸招儿：上

写着：“讲命谈天，卦金一两。”吴用、李逢两个打扮了，锁上

房门，离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门来。行无一里，却早望见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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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好个北京！但见：

        城高地险，堑阔康深。一周回鹿角交加，四下里排叉

    密布。鼓楼雄壮，缤纷杂彩旗幅；碟道坦平，簇摆刀枪剑

    戟。钱根浩大，人物繁华。东西院鼓乐喧天，南北店货财

    满地。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

    此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各州府县俱有军马守把。惟此北

京，是河北第一个去处；更兼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如何

不摆得整齐？

    且说吴用、李速两个，摇摇摆摆，却好来到城门下，守门

的约有四五十军士，簇捧着一个把门的官人在那里坐定。吴用

向前施礼，军士问道：“秀才哪里来？’’ 吴用答道．“小生姓张，

名用。这个道童姓李。江湖上卖卦营生，今来大郡，与人讲命。”

身边取出假文引，教军士看了。众人道：“这个道童的鸟眼，恰

像贼一般看人！’’李逮听得，正待要发作，吴用慌忙把头来摇，

李遴便低了头·吴用向前与把门军士胯话道：“小生一言难尽，
这个道童，又聋又哑，只有一分蛮气力；却是家生的孩儿，没

奈何带他出来。这厮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辞了便行。李建跟

在背后，脚高步低，望市心里来。吴用手中摇着铃柞，口里念

四句口号道：“甘罗发早子牙迟，彭祖颜回寿不齐，范丹贫穷石

崇富：八字生来各有时。”昊用又道：“乃时也，运也，命也。知

生，知死，知贵，知贱。若要问前程，先赐银一两。”说罢，又

摇铃柞。北京城内小儿约有五六十个，跟着看了笑。却好转到

卢员外解库门首，自歌自笑，去了复又回来，小儿们哄动。

    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听得

街上喧哄，唤当直的间道：“如何街上热闹？’’ 当直的报复：“员

外，端的好笑！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在街上卖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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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一两算一命，谁人舍的。后头一个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渗懒，

走又走的没样范，小的们跟定了笑。”卢俊义道：“既出大言，必

有广学。当直的，与我请他来。”当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员

外有请。”吴用道：“是何人请我？”当直的道：“卢员外相请。”

吴用便与道童跟着转来，揭起帘子，入到厅前，教李速只在鹅

项椅上坐定等候。吴用转过前来，见卢员外时，那人生的如何，

有满庭芳词为证。

        目炯双睦，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1*亲，仅

    表似天神。惯使一条棍棒，护身龙绝技无伦。京城内家传

    清白，积祖富豪门。杀场临故处，冲开万马，扫退千军，更

    忠肝贯日，壮气凌云。慷慨疏财仗义，论英名播满乾冲。卢

    员外双名俊义，坪号玉麒麟。

    当时昊用向前施礼，卢俊义欠身答礼问道．“先生贵乡何处？

尊姓高名？”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自号谈天口。祖贯

山东人氏，能算皇极先天数，知人生死贵贱。卦金白银一两，方

才算命。”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儿里，分宾坐定。茶汤已罢，叫

当直的取过白银一两，奉作命金，“烦先生看贱造则个。”吴用

道：“请贵庚月日下算。”卢俊义道：“先生，君子问灾不间福，

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则个。在下今年三十二岁，

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5R寸。”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

排在桌上，算了一回，拿起算子桌上一拍，大叫一声 “怪哉J”

卢俊义失惊问道：“贱造主何吉凶J”吴用道：“员外若不见怪，

当以直言。”卢俊义道：“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但说不妨。”吴

用道：“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

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卢俊义笑道：“先生差矣。卢某生于

北京，长在豪富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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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灾？’’

吴用改容变色，急取原银付还，起身便走，OA叹而言：“天下原

来都要人阿谈馅按！罢，罢！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

言，小生告退。”卢俊义道：“先生息怒。前言特地戏耳，愿听

指教。”吴用道．“小生直言，切勿见怪！’’卢俊义道：“在下专

听，愿勿隐匿。”吴用道：“员外贵造，一向都行好运；但今年

时犯岁君，正交恶限；目今百日之内，尸首异处。此乃生来分

定，不可逃也。”卢俊义道：“可以回避否？”吴用再把铁算子搭

了一回，便回员外道：“只除非去东南方异地上，一千里之外，

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卢俊义道：“若是

免的此难，当以厚报。”吴用道：“命中有四句卦歌，小生说与

员外，写于壁上；日后应验，方知小生灵处。”卢俊义叫取笔砚

来，便去白粉壁上写。吴用口歌四句：“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

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当时卢俊义

写罢，吴用收拾起算子，作揖便行。卢俊义留道．“先生少坐，

过午了去。”吴用答道：“多蒙员外厚意，误了小生卖卦，改日

再来拜会。”抽身便起。卢俊义送到门首，李边拿了拐棒，走出

门外。吴学究别了卢俊义，引了李逆，径出城来；回到店中，算

还房宿饭钱，收拾行李包裹。李遴挑出卦牌，出离店肆，对李

边说道：“大事了也！我们星夜赶回山寨，安排圈套，准备机关，

迎接卢俊义，他早晚便来也！’’

    且不说吴用、李逮还寨，却说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寸心

如割，坐立不安，也是天是星合当聚会，听了这算命的话，一

日耐不得，便叫当直的，去唤众主管商议事务。少刻都到，那

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这李固原是东京人，因

来北京投奔相识不着，冻倒在卢员外门前。卢俊义救了他性命，

养在家中，因见他勤谨，写的算的，教他管顾家间事务。五年

之内，直抬举他做了都管；一应里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
                                                                    743



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一家内都称他做李都管。当日大小管

事之人，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偌。

    卢员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说犹未

了，阶前走过一人来，但见：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掩口细髯，十分

    腆细膀闷。带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

    衫，系一条蜘蛛斑红线压腰，着一双士黄皮油磅夹靴。脑

    后一对挨兽金环，护项一枚香罗手帕，腆间针播名人扇，鬓

    畔常替四季花。

    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的他

大。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

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

你是谁，都输与他。不则一身好花绣，更兼吹的、弹的、唱的、

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

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拿

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

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

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本身姓燕，排行

第一，官名单讳个青字。北京城里人口顺，都叫他做浪子燕青。

曾有一篇沁园春词单道着燕青的好处，但见：

        唇若余朱，睛如点漆，面似堆晾。有出人英武，凌云

    志气，资亲聪明。仪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夸能。伊州

    古调，唱出绕梁声，果然是艺范专精，风月丛中第一名。听

    鼓板咀云，笙声哈亮，畅叙幽情。棍棒参差，按拳飞脚，四

    百军州到处惊。人都羡英雄领袖，浪子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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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燕青是卢俊义家心腹人，也上厅声嗒了，做两行立

住：李固立在左边，燕青立在右边。

    卢俊义开言道：“我夜来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

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

泰安州，那里有东岳泰山 ‘天齐仁圣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

灾厄。我一者去那里烧住香，消灾灭罪；二者躲过这场灾晦；三 、

者做些买卖，观看外方景致。李固，你与我觅十辆太平车子，装

十辆山东货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

家里，库房钥匙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内，便要起身。”

    李固道：“主人误矣。常言道．‘卖卜卖卦，转回说话。”休

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只在家中，怕做甚么？”卢俊义道：“我

命中注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灾来，悔却晚矣。”

    燕青道．“主人在上，须听小乙愚言：这一条路，去山东泰

安州，正打从梁山泊边过。近年泊内，是宋江一伙强人在那里

打家劫舍，官兵捕盗，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烧香，等太平了去。

休信夜来那个算命的胡讲。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装做阴阳人，

来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若在家时，三言两语，盘

倒那先生，倒敢有场好笑。”

    卢俊义道：“你们不要胡说，谁人敢来赚我！梁山泊那伙贼

男女，打甚么紧j我观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

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也算个男子大丈夫！”

    说犹未了，屏风背后走出娘子来，乃是卢员外的浑家，年

方二十五岁，姓贾，嫁与卢俊义，才方五载。娘子贾氏便道：

“丈夫，我听你说多时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里。”休

听那算命的胡说，撇下海阔一个家业，担惊受怕，去虎穴龙潭

里做买卖。你且只在家内，清心寡欲，高居静坐，自然无事。”

卢俊义道．“你这妇人家省得甚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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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祸出师人口，必主吉凶。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

语！”

    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荫，学得些个棒法在身。不是小

乙说嘴，帮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个草寇出来，小人也

敢发落的三五十个开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

遭。”卢俊义道．“便是我买卖上不省的，要带李固去，他须省

的，又替我大半气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别人管帐，只

教你做个桩主。”

    李固又道．“小人近日有些脚气的症候，十分走不的多路。”

卢俊义听了大怒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1’我要你跟我去

走一遭，你便有许多推故。若是哪一个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

头的滋味。”李固吓得面如土色，众人谁敢再说，各自散了。

    李固只的忍气吞声，自去安排行李，讨了十辆太平车子，唤

了十个脚夫，四五十拽车头口，把行李装上车子，行货拴缚完

备。卢俊义自去结束。第三日烧了神福，给散了家中大男小女，

一个个都分付了。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直的尽收拾了出城，李

固去了。娘子看了车仗，流泪而去。次日五更，卢俊义起来沐

浴罢，更换一身新衣服，吃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后堂里辞别

了祖先香火。临时出门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个月，

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贾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频寄书信回来。”

说罢，燕青在面前拜了。卢俊义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

不可出去三瓦两舍打哄。”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敢

怠慢？”

    卢俊义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有诗一首，单道卢俊义这条

好棒：

        挂壁恳崖欺瑞雪，撑天柱地撼狂风。

          虽然身上无牙爪，出水巴山先尾龙。

    746



    李固接着。卢俊义道．“你可引两个伴当先去；但有干净客

店，先做下饭等候。车仗脚夫，到来便吃，省得耽搁了路程。”

李固也提条杆棒，先和两个伴当去了。卢俊义和数个当直的随

后押着车仗行；但见途中山明水秀，路阔坡平，心中欢喜道：

“我若是在家，哪里见这般景致】”行了四十余里，李固接着主

人，吃点心中饭罢，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里，

李固接着车仗人马宿食。卢俊义来到店房内，倚了棍棒，挂了

毡笠儿，解下腰刀，换了鞋袜，宿食皆不必说。次日清早起来，

打火做饭，众人吃了，收拾车辆头口，上路又行。

    自此在路夜宿晓行，已经数日。来到一个客店里宿食，天

明要行，只见店小二哥对卢俊义说道：“好教官人得知．离小人

店不到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边口子前过去。山上宋公明大王，

虽然不害来往客人，官人须是悄悄过去，休得大惊小怪。”卢俊

义听了道：“原来如此。”便叫当直的取下了衣箱，打开锁，去

里面提出一个包，内取出四面白绢旗，问小二哥讨了四根竹竿，

每一根缚起一面旗来，每面拷佬大小几个字，写道．

        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

        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万表男儿志。

    李固等众人看了，一齐叫起苦来。店小二问道．“官人莫不

和山上宋大王是亲么？’’ 卢俊义道 “我自是北京财主，却和这

贼们有甚么亲！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小二哥道．“官人低

声些，不要连累小人，不是耍处！你便有一万人马，也近他不

的。”卢俊义道．“放屁J你这厮们都和那贼人做一路！”店小二

叫苦不迭，众车脚夫都痴呆了。李固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怜

见众人，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强似做罗天大蘸 !”卢俊义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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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省的甚么！这等燕雀，安敢和鸿鹊厮并？我思量平生学的一

身本事，不曾逢着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

待何时！我那车子上叉袋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倘或这贼

们当死合亡，撞在我手里，一朴刀一个砍翻，你们众人，与我

便缚在车子上。撇了货物不打紧，且收拾车子捉人，把这贼首

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

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前面摆四辆车子，上插了四把绢旗；

后面六辆车子，随从了行。那李固和众人，哭哭啼啼，只得依

他。卢俊义取出朴刀，装在杆棒上，三个’r儿扣牢了，赶着车

子，奔梁山泊路上来。李固等见了崎岖山路，行一步，怕一步，

卢俊义只顾赶着要行。从清早起来，行到已牌时分，远远地望

见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却好行到林子边，只

听得一P咖 哨响，吓的李固和两个当直的没躲处。卢俊义教把

车仗押在一边。车夫众人都躲在车子底下叫苦。卢俊义喝道：

“我若棚翻，你们与我便缚！”说犹未了，只见林子边走出四五

百小楼罗来，听得后面锣声响处，又有四五百小0罗截住后路。

林子里一声炮响，托地跳出一筹好汉，怎地模样，但见：

        茜红头巾，全花针袅；铁甲凤盔，锦衣绣袄。

        血染K髯，虎威雄暴；大斧一双，人皆吓倒。

    当下李透手偌双斧，厉声高叫：“卢员外，认得哑道童么？”

卢俊义猛省，喝道：“我时常有心要来拿你这伙强盗，今日特地

到此，快教宋江那厮下山投拜1倘或执迷，我片时间教你人人

皆死，个个不留！”李逆呵呵大笑道：“员外，你今日中了俺的

军师妙计，快来坐把交椅！”卢俊义大怒，措着手中朴刀，来斗

李速，李述抡起双斧来迎。两个斗不到三合，李速托地跳出圈

子外来，转过身，望林子里便走。卢俊义挺着朴刀，随后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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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At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引得卢俊义性发，破一步，抢入林

来，李述飞奔乱松丛中去了。卢俊义赶过林子这边，一个人也

不见了。却待回身，只听得松林旁边转出一伙人来，一个人高

声大叫 “员外不要走1认的俺么？”卢俊义看时，却是一个胖

大和尚：身穿皂直缀，倒提铁禅杖。卢俊义喝道：“你是哪里来

的和尚！”鲁智深大笑道．“洒家是花和尚鲁智深；今奉军师将

令，着俺来迎接员外上山。”卢俊义焦躁，大骂：“秃驴敢如此

无礼！”拈手中宝刀，直取那和尚。鲁智深抡起铁禅杖来迎。两

个斗不到三合，鲁智深拨开朴刀，回身便走，卢俊义赶将去。正

赶之间，4罗里走出行者武松，抡两口戒刀，直奔将来。卢俊

义不赶和尚，来斗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卢俊义

哈哈大笑．“我不赶你。你这厮们何足道哉！”说犹未了，只见

山坡下一个人在那里叫道：“卢员外，你如何省得！岂不闻 ‘人

怕落荡，铁怕落炉？’哥哥定下的计策，你待走哪里去！”卢俊

义喝道．“你这厮是谁！”那人笑道：“小可便是 ‘赤发鬼’刘唐。”

卢俊义骂道：“草贼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刘唐。方才斗得

三合，刺斜里一个人大叫道：“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当时刘

唐、穆弘，两个两条朴刀，双斗卢俊义。正斗之间，不到三合，

只听的背后脚步响。卢俊义喝声：“着！”刘唐、穆弘，跳退数

步。卢俊义便转身斗背后的好汉，却是扑天雕李应。三个头领，

丁字脚围定。卢俊义全然不慌，越斗越健。正好步斗，只听得

山顶上一声锣响，三个头领各自卖个破绽，一齐拔步去了。卢

俊义又斗得一身臭汗，不去赶他；再回林子边，来寻车仗人伴

时，十辆车子，人伴头口，都不见了。卢俊义便向高阜处，四

下里打一望，只见远远地山坡下，一伙小唆罗，把车仗头口，赶

在前面，将李固一干人，连连串串，缚在后面；鸣锣擂鼓，解

投松树那边去。

    卢俊义望见，心如火炽，气似烟生，提着朴刀，直赶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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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莫离山坡不远，只见两筹好汉喝一声道．“哪里去！”一个是

美髯公朱全，一个是插翅虎雷横。卢俊义见了，高声骂道：“你

这伙草贼，好好把车仗人马还我I’’ 朱全手拈长须大笑道：“卢

员外，你还惫地不晓事？中了俺军师妙计，便肋生双翅，也飞

不出去。快来大寨坐把交椅。”卢俊义听了大怒，挺起朴刀，直

奔二人。朱全、雷横，各将兵器相迎。斗不到三合，两个回身

便走。卢俊义寻思道．“须是赶翻一个，却才讨得车仗。”舍着

性命，赶转山坡，两个好汉，都不见了。只听得山顶上鼓板吹

箫，仰面看时，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上面绣着“替天行道”四

字；转过来打一望，望见红罗销金伞下，盖着宋江，左有昊用，

右有公孙胜。一行部从二百余人，一齐声嗒道：“员外，别来无

恙！”卢俊义见了越怒，指名叫骂山上。吴用劝道：“员外且请

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吴某亲诣门墙，迎员外上山，一

同替天行道，请休见责。”卢俊义大骂：“无端草贼，怎敢赚我1 f/

宋江背后转过小李广花荣，拈弓取箭，看着卢俊义喝道：“卢员

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荣神箭，说犹未了，A地一箭，正中

卢俊义头上毡笠儿的红缨。吃了一惊，回身便走。山上鼓声震

地，只见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引一彪军马，摇旗呐喊，从

山东边杀出来；又见双鞭将呼延灼，金枪手徐宁，也领一彪军

马．摇旗呐喊，从山西边杀出来，吓得卢俊义走投没路。看看

天色将晚，脚又疼，肚又饿，正是慌不择路，望山僻小径只顾

走。约莫黄昏时分，烟迷远水，雾锁深山，星月微明，不分丛

莽。正走之间，不到天尽头，须到地尽处，看看走到鸭嘴滩头，

只一望时，都见满目芦花，茫茫烟水。卢俊义看见，仰天长叹

道：“是我不听好人言，今日果有凄惶事。”

    正烦恼间，只见芦草里面一个渔人，摇着一只小船出来；那

渔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胆1这是梁山泊出没的去处，半

夜三更，怎地来到这里！”卢俊义道：“便是我迷踪失路，寻不
    750



着宿头。你救我则个！”渔人道．“此间大宽转有一个市井，却

用走三十余里向开路程，更兼路杂，最是难认；若是水路去时，

只有三五里远近。你舍得十贯钱与我，我便把船载你过去。”卢

俊义道：“你若渡得我过去，寻得市井客店，我多与你些银两。”

那渔人摇船傍岸，扶卢俊义下船，把铁篙撑开。约行三五里水

面，只听得前面芦草丛中槽声响，一只小船飞也似来，船上有

两个人：前面一个，赤条条地拿着一条水篙，后面那个摇着格。

前面的人横定篙，口里唱着山歌道：

        生来不会读诗书，且就梁山泊里居。

        准备窝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卢俊义听得，吃了一惊，不敢做声。又听得右边芦草丛中，

也是两个人，摇一只小船出来；后面的摇着槽，有晰哑之声；前

面横定篙，口里也唱山歌道：

        乾冲生我泼皮身，赋性从来要杀人。

        万两黄金浑不爱，一心要捉玉麟麟。

    卢俊义听了，只叫得苦。只见当中一只小船，飞也似摇将

来，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倒提铁钻木篙，口里亦唱着山歌道：

        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

          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

    歌罢三只船一齐唱偌。中间是阮小二，左边是阮小五，右

边是阮小七：那三只小船，一齐撞将来。卢俊义听了，心内转

惊，自想又不识水性，连声便叫渔人．“快与我摆船近岸！”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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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人哈哈大笑，对卢俊义说道 “上是青天，下是绿水；小生在

得阳江，来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绰号混江龙

李俊的便是！员外若还不肯降时，枉送了你性命J”卢俊义大惊，

喝一声说道：“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窝里拥

将来。李俊见朴刀拥将来，拿定掉牌，一个背抛筋斗，扑通的

翻下水去了。那只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转，朴刀又棚将下水去了。

只见船尾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出来，叫一声，乃是浪里白跳张顺。

把手挟住船梢，脚踏水浪，把船只一侧，船底朝天，英雄落水。

正是铺排打凤牢龙计，坑陷惊天动地人。毕竟卢俊义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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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二回

          放 冷 箭 燕 青 救 主

          劫 法 场 石 秀跳 楼

    话说这卢俊义虽是了得，却不会水，被浪里白跳张顺排翻

了船，倒撞下水去。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又钻过对岸来，

抢了朴刀，张顺把卢俊义直奔岸边来。早点起火把，有五六十

人在那里等，接上岸来，团团围住，解了腰刀，尽脱下湿衣服，J

便要将索绑缚。只见神行太保戴宗传令，高叫将来：“不得伤犯

了卢员外贵体！”随即差人，将一包袱锦衣绣袄，与卢俊义穿着。

八个小唆罗，抬过一乘轿来，扶卢员外上轿便行。只见远远地，

早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照着一簇人马，动着鼓乐，前来迎接；

为头宋江、吴用、公孙胜，后面都是众头领。一齐下马，卢俊

义慌忙下轿，宋江先跪，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卢俊义亦

跪下还礼道：“既被擒捉，愿求早死J’’ 宋江大笑，说道：“且请

员外上轿。”众人一齐上马，动着鼓乐，迎上三关，直到忠义堂

前下马，请卢俊义到厅上，明晃晃地点着灯烛。宋江向前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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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小可久闻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拜识，大慰平生。

却才众兄弟甚是冒读，万乞恕罪。”吴用上前说道．“昨奉兄长

之命，特令吴某亲诣门墙，以卖卦为由，赚员外上山，共聚大

义，一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请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卢俊义答

礼道．“不才无识无能，误犯虎威，万死尚轻，何故相戏？”宋

江陪笑道．“怎敢相戏。实慕员外威德，如饥如渴。万望不弃鄙

处，为山寨之主，早晚共听严命。”卢俊义回说．“宁就死亡，实

难从命。”吴用道：“来日却又商议。”当时置备酒食管待。卢俊

义无计奈何，只得饮了几杯，小10罗请去后堂歇了。

    次日，宋江杀羊宰马，大排筵宴，请出卢员外来赴席，再

三再四，谦让在中间里坐了。酒至数巡，宋江起身把盏，陪话

道．“夜来甚是冲撞，幸望宽恕。虽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马，员

外可看忠义二字之面；宋江情愿让位，休得推却。”卢俊义答道．

“头领差矣！小可身无罪累，颇有些少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

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吴用并众头领一个个说，卢俊义越不

肯落草。吴用道：“员外既然不肯，难道逼勒？只留得员外身，

留不得员外心。只是众弟兄难得员外到此，既然不肯入伙，且

请小寨略住数日，却送还宅。”卢俊义道．“小可在此不妨，只

恐家中老小，不知这般的消息。”吴用道：“这事容易，先教李

固送了车仗回去，员外迟去几日，却何妨？”吴用问道：“李都

管，你的车仗货物都有么？”李固应道：“一些儿不少。”宋江叫

取两个大银，把与李固；两个小银，打发当直的；那十个车脚，

共与他白银十两。众人拜谢。卢俊义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

都知了。你回家中，说与娘子，不要忧心，我过三五日，便回

也。”李固只要脱身，满口应道：“但不妨事。”辞了便下忠义堂

去。吴用随即便起身说道：“员外宽心少坐，小生发送李都管下

山，便来也。”

    吴用只推发送李固，却先到金沙滩等候。少刻，李固和两

    754



个当直的，并车仗、头口、人伴，都下山来。吴用将引五百小

0罗围在两边，坐在柳阴树下，便唤李固近前说道．“你的主人，

已和我们商议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时，预先

写下四句反诗，在家里壁上。我教你们知道：壁上二十余个字，

每一句包着一个字。‘芦花荡里一扁舟’，包个 ‘卢’字；‘俊杰

哪能此地游’，包个 ‘俊’字；‘义士手提三尺剑’，包个 ‘义’

字；‘反时须斩逆臣头’，包个 ‘反’字．这四句诗，包藏 ‘卢

俊义反’四字。今日上山，你们怎知？本待把你众人杀了，显

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放你们星夜自回去，休想望你主人回来！”

李固等只顾下拜。吴用教把船送过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

京。正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

    话分两处。不说李固等归家，且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再

入酒席，用巧言说诱卢俊义，筵会直到二更方散。次日，山寨

里再排筵会庆贺，卢俊义说道 “感承众头领好意相留，只是小

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辞。”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识员外，来

日宋江体己聊备小酌，对面论心一会，勿请推却。”又过了一日。

明日宋江请，后日吴用请，大后日公孙胜请。话休絮繁，三十

八个上厅头领，每日轮一个做筵席。光阴茬荐，日月如梭，早

过一月有余。卢俊义寻思，又要告别。宋江道：“非是不留员外，

争奈急急要回；来日忠义堂上，安排薄酒送行。”

    次日，宋江又体己送路，只见众头领都道．“俺哥哥敬员外

十分，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吃，‘砖儿何

厚，瓦儿何薄！”，李道在内大叫道．“我舍着一条性命，直往北

京请得你来，却不吃我弟兄们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结，性命相

扑J”吴学究大笑道：“不曾见这般请客的，甚是粗卤。员外体

怪，见他众人薄意，再住几时。”不觉又过了四五日。卢俊义坚

意要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将引一班头领，直到忠义堂上开

话道 “我等虽是以次弟兄，也曾与哥哥出气力，偏我们酒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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